一零一，我的初中生活 （一）
1963届初三6班  李新民

入学

1960年9月1日，我第一次跨入101中学的大门，开始了我的初中生活。

刚开始，我是走读生，入了伙。第一天忘了带碗，我只好匆匆赶回家去吃饭。路途远，时间紧，很狼狈。下午，就有人和我说：“今天伙食好，有鱼，你怎么没来吃啊？”我说：“忘了带碗。”他说：“借别人的碗。已经给你分了菜，你没有来。”在刚入校的日子里，我就如刚从井里爬上来的蛤蟆，什么都新奇，什么都不知道。是老同学指点我：在哪张桌子吃饭，在哪儿刷碗，怎么轮班值周。
我的老师们

中学的学习方法和小学是完全不同的，进度快，科目多，真有些让人应接不暇。教外语的崔老师让我们先学听说，后再读写。我学得很困难。学得好些的是陶瑞。一上外语课，我觉得头都大了。后来，我自己看外语书，认字母，学写俄文。这才跟上崔老师的进度。我觉得崔老师的教学改革不成功。它不适合我。
第一学期期中考试，教语文的潘耀瑛英老师一上来就说我是第一名，得96分。我当然很高兴。可是数学课我的成绩才78分，真扫兴。
提起潘老师的名字，我记忆犹新的事是：她上第一节课就在黑板上写上大大的潘耀瑛英三个字。别的老师就没有这样的习惯，以至我现在能说出来的名字有限。
第一个班主任、数学老师梁多。她是昆明人，教过我们两年数学。后来回原籍了。她走时是初二暑假，我们不知道。
第二个班主任、政治课老师周觉轩。教了一年，到我们毕业。
一零一的同学
我的各科学习成绩都挺好的，这和一零一良好的学习风气有关。能考上一零一的都是好学生。当时，一零一录取的最低分数线算术和语文加一块是192分。我考了197分。我的同学们都是原校的尖子，个顶个都是出类拔萃的好学生。课堂纪律好，学习又主动，要想不好都难。
我的同学分几类，在那时家庭出身是挺要紧的。高级革命干部、革命军人家庭是最好的，他们最吃香。家里条件好，住的是高干楼或军人大院，耳目灵通政治水平高，学校原就是为他们建的。他们自己也明白，因此，底气足腰杆硬。他们也很争气，学校也倚仗他们。
普通干部、高级知识分子家庭这又是一类，尤其高知的孩子，人又聪明又受家庭的熏陶，颇有底气，有些自傲，瞧不起别人。
小市民家庭、城市平民又是一类。我的父亲是商业职工，我只能算小市民家庭了。不管我怎样努力，在班里我只能算二类人。
我又有残疾，免修体育，劳动课又与同学们不在一起上，这样，就拉大了我和同学的距离。有人就以为我是不参加劳动的，其实，我的劳动也是挺重要的。
我参加的劳动

记得我参加的劳动办公室分配我的活儿有：为美术老师打下手，糊装相片底片的纸袋；剪纸花（那纸并不是彩纸，当时很疑惑，后来，礼堂两侧用红漆喷出字，底上就是我剪的纸花喷出的图案）；画过学校的微缩全图，后来制成微缩景观（别人主持，我参与）；帮后勤刻印地图（当时不会，后经请教才知，第一步先把蜡纸蒙在地图上，描一遍，然后再把蜡纸放在钢板上刻。我还出过一点小错，内蒙边界画出来一点，害得老师又改了一下）；帮图书馆老师做修补图书的工作，包书皮，还把还回来的书放回原处；大多时间还是在劳动办公室干杂活儿。冬天，我熬过羊奶，那得端着大号的铝锅，锅里放着刚挤出来的羊奶，到职工宿舍区找谁家的火炉升上来了，就在谁家熬。锅大，火又微，等得人真着急。夏天，我见墙角一堆老茄子，都堆烂了，后来老师叫我把它洗出籽来，我才知用意。烂茄子臭味熏人，像屎一样，摸手里也那么样腻人，真让人发憷。我也只能忍着恶心，坚持把它洗出来，晾好。剥蓖麻子是挺苦的活儿，因为它扎手，劲儿小了剥不开，劲大了手就扎了。剥蓖麻子总是一帮女学生围着一堆蓖麻子剥，叽叽喳喳打打闹闹，苦中作乐。劳动办公室还卖桃、卖葡萄、卖莲蓬，卖地里出的西红柿，等等。有时，旁边还放一缸消毒水（内里有高锰酸钾）。供洗水果、西红柿等。
住宿生活

那时的生活是挺苦的，正赶上三年暂时困难时期。记得我妈早就把我的铺盖搬到学校，可直到天冷了，才能够住宿，住房紧张。刚开始是住在别的班的宿舍里，记得第一夜，大同学们怕我冷，纷纷将大衣压在我的被子上。宿舍楼里没有暖气，安的煤球炉子。每天中午，都要排队去领那一份劈柴和煤球。每个宿舍一个铁盒子，装上煤球再盖上几块劈柴。晚上，下了晚自习，忙忙地升火。满宿舍楼都是黑烟，那情景真让人恐怖。只能窗户大开，让新鲜空气进来。等火升上，窗户关上，搞完卫生，就该睡觉了。我在家就会升火，有时就提前把火炉准备好，炉膛里垫上乏煤，只等晚上升火了。可下了晚自习一看，不知谁把乏煤倒掉了，我也没办法，这天的火就升不着。艰苦的初一教训了我们，初二秋天我们捡了一秋天的树枝，床底下堆满了，升火再不困难。初三学校安排了专管升火的工友，下了晚自习，宿舍是温暖的。
我们的教室

教学楼只有两层，每层分阴阳面，共24个教室，24个班。从东至西，1班到6班。我是6班，初一在一层阳面最西边那间，初三在阴面最西边那间。
初二在平房，离教学楼挺远，在食堂北边，在教学楼东北边。我们那是四间平房共用一个大屋顶，背靠背、身贴身紧挤在一起。西北角是美术教室，西南角是初二5班，东南角是我们班，东北角是放各种奖品的地方，轻易不开放。附近没有别的班，挺清静的。
难忘的初二那一年

初二那一年，是最有诗情画意的一年。门前是鱼塘，岸边垂柳依依，还有两三块巨石。课余，历史老师邓珂坐在大石头上，给我们讲历史故事。我们依偎在他身边，听他神采飞扬地讲述，仿佛身临其境。我回家还给弟妹复述，我妈妈在里屋还以为是收音机里在说评书。邓老师讲过“不怕鬼的故事”“西太后逃难吃窝窝头”等等。邓老师每次上课来都骑自行车，铃响才到，把车放在门口，他进门就上课。挺有趣的。
有回，赶上鱼塘清鱼，只见一伙男同学从东边下水，拿着渔网从南到北捂严了，慢慢由东往西走。刚开始只见水动，后来鱼就蹦起来了，水面越来越窄小，鱼群越来越清晰，蹦起来的鱼越多，网里越来越热闹。我们在岸边高声欢叫，拍手打掌追着渔网走，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，真开眼哪。渔夫们也亢奋不已，捡了鱼往岸上扔。网里的鱼蹦得真高，也真有漏网之鱼。最终收获的鱼丰富了晚饭的餐桌。
学校组织游泳比赛，我班也参加了，三个泳道，三个队，每队四个人接力。刚开始，我班小伙子挺快的，后来，朱岳游自由泳时偏离了泳道，直游到池南侧才发现，后悔莫及（应往东游）。
学校组织文艺比赛，我班出的是话剧“灰姑娘”。祁绍宇画的背景，李霞拿来了她妈妈出国带回的首饰，袁莉莉演主角，陶瑞演捧“水晶鞋”的大臣，兴师动众，勇争第一。5班的班主任是语文老师，在她的指导下，5班编了一个小快板，上场十来个人，声情并茂效果出奇的好。别的班也是积极参与，记得光芭蕾舞“四个小天鹅”就有两个班跳。还有的班借谱填词，唱得大家哈哈笑。总之，文艺气氛相当浓厚。比赛结果5班得了第一，我班第二。不愉快的是：李霞所带的首饰还丢了一件。不知是什么，也不知哪个环节出的疵漏。
还有一次器乐比赛，我班出的是熊易水小提琴独奏，赵建华口琴伴奏，曲目是“洪湖水，浪打浪”，那次拿了第二。
新年，班里组织新年联欢，其中一项是互赠礼品。事先抽了签，到联欢会上再送。我当时喜欢古诗词、古代散文，买了这方面的书，从中取了一本作为礼物。也忘了送谁了。还回的是一张贺年片，程淑蕊自制的，拿圆规画了大小几个圆，又用彩笔画了点图案，意思到了。联欢会上，气氛热烈，同学们表演了各自拿手的节目。记得女生唱得好的有赵建华、赵元力、李霞等等。我唱歌时跑了调，引得哄堂大笑。
下雪了，堆雪人打雪仗。平房，出门就是雪，附近又没有什么人，同学们撒开了玩。我拉开了门，还没出去，一个雪球就飞进来，正打在我脖子上。扔雪球的是饶小刚，他看见是我，臊得脸都红了，很尴尬。
可能有人说我腕子劲大，一天，牛皖平领着一帮男生，突然来到我面前，非要和我掰腕子。我正坐在座位上，没有任何思想准备，正想说不，牛已拿起我的手来，不由分说，就按倒了。他赢了，得意洋洋地走了。我真是涕笑皆非。
正是暂时困难时期，101，凭借自己有广阔的土地，种了许多粮食、蔬菜，养了羊、驴、兔、猪，还有果木树，有品种优良的桃（每年能结4000斤，那是从东北义园嫁接过来的），有自己嫁接的苹果梨，有葡萄，初冬砍下的白菜有20000斤。
院里有自流井，井水冬暖夏凉。井的西边有养小球藻的两个大池子。小球藻长得很旺盛，池水总是绿绿的。隔一段时间就捞一回，晾干，收起来。食堂蒸窝头，经常是绿的，里面就掺着小球藻。当时说小球藻非常有营养。有时蒸的窝头特好吃，大概是自己地里收的新玉米做的吧。
春天，菜有时接不上，吃炒大葱，吃起来没完没了，吃得厕所里都是葱味。有时吃炒蒿子杆，吃腻了，再不想吃。吃大麦面粥，吃白薯面蒸的黑馒头。我的胃都酸得受不了。全国都在吃苦，我们也吃吃吧。暂时困难时期，我的同学们没有肿脸，这就算不错啦。
初二学年过去，我以优异的成绩获得“北京市优良奖章”。班里还有好几个同学也一样，只是年代久远，他们的名字全忘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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